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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人骨的古人口学研究
———史前灾难成因的法医人类学证据

朱 泓 周亚威 张全超 吉 平

［摘 要］ 通过对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人骨死亡年龄的统计与分析，得出该群体的年龄结构框架:

房址内人骨的平均死亡年龄为 26． 8 岁，男性平均死亡年龄为 34． 3 岁，女性的平均死亡年龄为 30． 6
岁; 群体的死亡高峰期集中在未成年期、壮年期和中年期，无老年期个体; F40 与其他房址居民总

体平均死亡年龄比较接近 ( 26． 2 岁 ＜ 27． 7 岁) ，各个年龄段的死亡率上略有差异，F40 相对于其他

房址，个体死亡年龄上表现出更为集中的分布特点。哈民组与喇家组和庙子沟组的年龄结构比较结

果显示，哈民组与庙子沟组有着更相似的年龄构成，从而反映出在这 3 个史前灾难遗址的成因方

面，哈民忙哈遗址与庙子沟遗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共性，即均可能与某种急性传染病 ( 瘟疫) 的

突然爆发有关。F40 人骨堆积应为古代人类有意识将遗骸逐次拖入房内，集中堆放而形成。其他房

址鉴于死者狰狞的体态和随身佩戴玉器的证据，房内人骨堆积很可能是个体死后的原始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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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口学研究对象一般为古代墓地中的人骨，墓地作为保存古人类遗骸的主要遗迹单位，具

有延续使用性特征，所以古人口学研究是将几代人骨骼的性别、年龄信息作为原始资料进行统计

分析。具体方法为，假定墓地中的人骨为同一时期、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一群人，作为当时出生

的一代人的发展状况来对待，将某一时期各年龄阶段的死亡水平，看做是一代人一生中所经历的

各个年龄阶段水平。此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只能反映同一考古学文化时期的人口寿命，不能如实

反映出同一代人的人口寿命。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在房址内发现大量人骨堆积，系因史前突发灾

难导致的大批古代人群体死亡。因灾难的突发性，该古代人群体死亡应为短时间内完成的事件，

故房址内保存的人骨应是同一时期的遗骸。因此，对哈民遗址人群死亡年龄分布的统计分析，可

以为我们直接了解该聚落同时期人群的性别、年龄构成情况，提供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同时灾

难性遗址保留下来的人骨生物学信息，也为法医人类学解释考古遗迹现象和探索遗址形成过程提

供了契机。现代法医人类学是以医学为基础，应用体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解决司法审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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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与骨骼有关的个体识别问题，为案件的侦破提供线索，为案件的审判提供证据的应用科学。［1］

法医人类学在考古遗址中的价值，则体现在以研究人骨本身的属性为基准，通过与考古学信息相

结合，达到共同探寻史前灾难成因的目的。
通过本文研究，我们希望: 首先是获取中国史前灾难遗址的人口死亡年龄的结构框架; 其次

是在了解遗址死亡年龄分布特点的基础上，通过与已知灾难遗址的人口年龄框架的比较并结合人

骨的分布状况与伴生遗存，讨论不同房址内人骨堆积形成的原因，从而为史前大规模群体死亡现

象提供法医人类学方面的线索。

一、基本资料

哈民忙哈遗址位于内蒙古科左中旗舍伯吐镇东南约 20 公里，西南距通辽市 50 公里，介于西

辽河及其支流新开河之间，地处西辽河平原东部，科尔沁沙地的腹地。2010—2012 年内蒙古文

物考古研究所对哈民忙哈遗址进行发掘，共清理房址 53 座，灰坑 56 个，墓葬 12 座，环壕 2 条，

从聚落布局来看，所有房址沿东北—西南排列。遗址出土遗物近千件，主要是陶器、石器、玉器

和骨、角、蚌制品。哈民忙哈遗址所揭示遗存的独特文化面貌与周邻地区已发现命名的新石器时

代文化均不相同，根据对其文化内涵的认识，可确立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 “哈民忙哈文

化”，其年代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2］

哈民忙哈遗址发掘的房址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多数面阔略大于进深，均为半地穴式建筑。
门道设置在居室的东南，呈凸字形，朝向统一，方位集中在 130°—145°之间。部分房址内，居

住面上发现有陶器、石器和骨器，甚至成组的生产工具。［3］在 F32、F37、F40、F44、F45、F46、
F47 和 F48 等房屋居住面上，发现大量人骨堆积，经我们现场鉴定，至少代表了 181 例个体。其

中的 F40，最小个体数 97 例，人骨相互叠压数层，密集分布在房址居住面上，其他房址人骨数

量相对较少，每座房址人骨最小个体数见表 1。上述房址内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大量纵横叠压的炭

灰条痕迹，基本反映出屋顶的建筑构架。
在对该遗址的死亡年龄进行研究前，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出土的人

骨，是否可以代表当时罹难的群体总数。由于每座房址的居住面积和灶的相关资料未见报道，还

无法利用具体公式估算出聚落的人口规模，只能根据房址的数量粗略计算一下聚落的总人口数。
中国新石器时代每座房址的人口数相当于 1 个核心家庭人口数，即 3—11 人之间。［4］哈民忙哈遗

址房址共计 53 座，总人口数在 159—583 人之间，房址内人骨 181 例，已经超过哈民忙哈遗址总

人口数理论推算值的下限，所以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罹难群体的人数。

二、人骨死亡年龄分布统计

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出土人骨共 181 例，其中性别明确者 46 例，鉴定率 25． 4%，男性 19
例，女性 27 例，男女性别比为 0. 7∶ 1。年龄明确者共 96 例，鉴定率为 53． 0%。鉴于人骨性别

鉴定率低，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不考虑其性别因素，重点讨论遗址中人骨的年龄特点。
了解群体死亡年龄分布特点的常用研究方法是统计出遗址居民在每一个年龄阶段的个体数，

用每一个年龄阶段的个体数比上样本总数，得出每个年龄阶段的死亡率。这样的方法可以直观地

反映群体在每个年龄阶段的死亡率，也利于横向对比。另外，本文对个体年龄鉴定结果做如下定

量界定: 有确切年龄的取原值; 有准确年龄范围的数值取年龄上下限平均值，如个体鉴定为

30—35 岁，取 32． 5 岁作为该个体的死亡年龄; 带有 ± 的死亡年龄个体，取 ± 前面的数值作为个

体的死亡年龄，如 30 ± 岁，即暂取 30 岁。哈民忙哈遗址房址中人骨的死亡年龄鉴定表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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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出土人骨数统计

房址 F32 F37 F40 F44 F45 F46 F47 F48 合计

个体数 13 例 22 例 97 例 14 例 1 例 22 例 10 例 2 例 181 例

表 2 哈民忙哈遗址房址死亡年龄段明确个体统计表 ( 单位: 岁)

房址

编号

人骨

编号

死亡

年龄

房址

编号

人骨

编号

死亡

年龄

房址

编号

人骨

编号

死亡

年龄

F40 F40 － 65 4 － 5 F40 F40 － 1 30 － 35 F37 F37 － 15 5 － 6
F40 F40 － 11 5 F40 F40 － 16 30 － 35 F37 F37 － 16 8
F40 F40 － 8 5 － 6 F40 F40 － 4 30 － 35 F37 F37 － 17 40 － 50
F40 F40 － 7 5 － 7 F40 F40 － 41 30 － 35 F37 F37 － 18 40 － 45
F40 F40 － 28 6 F40 F40 － 49 30 － 35 F37 F37 － 19 24 － 30
F40 F40 － 56 6 F40 F40 － 52 30 － 35 F37 F37 － 2 30 ±
F40 F40 － 92 6 F40 F40 － 59 30 － 35 F37 F37 － 3 25 ±
F40 F40 － 21 8 － 9 F40 F40 － 6 30 － 35 F37 F37 － 4 25 － 30
F40 F40 － 44 8 － 9 F40 F40 － 63 30 － 35 F37 F37 － 5 25 － 30
F40 F40 － 26 7 － 13 F40 F40 － 94 30 － 35 F37 F37 － 8 18 － 21
F40 F40 － 87 8 － 12 F40 F40 － 85 35 ± F44 F44 － 10 35 － 40
F40 F40 － 15 10 － 12 F40 F40 － 27 35 － 40 F44 F44 － 11 40 ±
F40 F40 － 75 15 － 20 F40 F40 － 55 35 － 40 F44 F44 － 12 8 ±
F40 F40 － 68 18 － 21 F40 F40 － 72 35 － 40 F44 F44 － 13 12 ±
F40 F40 － 61 20 ± F40 F40 － 84 35 － 40 F44 F44 － 14 25 － 30
F40 F40 － 23 20 － 25 F40 F40 － 89 35 － 40 F44 F44 － 2 4 ±
F40 F40 － 32 20 － 25 F40 F40 － 91 35 － 40 F44 F44 － 3 30 ±
F40 F40 － 42 20 － 25 F40 F40 － 58 40 ± F44 F44 － 4 45 ±
F40 F40 － 46 20 － 25 F40 F40 － 69 40 ± F44 F44 － 5 4 － 5
F40 F40 － 53 20 － 25 F40 F40 － 18 40 － 45 F44 F44 － 9 25 ±
F40 F40 － 74 20 － 25 F40 F40 － 50 40 － 45 F45 F45 － 1 35 － 40
F40 F40 － 29 20 － 30 F40 F40 － 82 40 － 45 F46 F46 － 10 30 ±
F40 F40 － 48 25 ± F40 F40 － 13 40 － 50 F46 F46 － 11 35 － 40
F40 F40 － 70 25 ± F40 F40 － 88 40 － 50 F46 F46 － 12 35 － 40
F40 F40 － 10 25 － 30 F32 F32 － 12 35 － 40 F46 F46 － 13 6 － 8
F40 F40 － 17 25 － 30 F32 F32 － 2 35 ± F46 F46 － 7 40 ±
F40 F40 － 2 25 － 30 F32 F32 － 5 40 － 50 F46 F46 － 8 35 － 40
F40 F40 － 79 25 － 30 F32 F32 － 6 40 － 50 F47 F47 － 1 10 － 11
F40 F40 － 20 30 ± F37 F37 － 1 5 － 6 F47 F47 － 10 45 ±
F40 F40 － 3 30 ± F37 F37 － 10 7 ± 1 F47 F47 － 4 5 ±
F40 F40 － 30 30 ± F37 F37 － 11 30 － 40 F47 F47 － 7 35 － 40
F40 F40 － 97 30 ± F37 F37 － 14 30 － 40 F48 F48 － 2 40 － 50

房址内人骨的平均死亡年龄 26． 8 岁，男性平均死亡年龄为 34． 3 岁，女性的平均死亡年龄为

30． 6 岁。由于大部分未成年个体的性别特征不明确，所以在两性的平均死亡年龄统计中，不含

未成年个体年龄值，而在总样本统计时，包含未成年个体，故导致男女两性的平均死亡年龄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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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均值。
根据表 2，利用 Excel 2010 软件得出哈民遗址房址内人骨死亡年龄分布统计表 ( 见表 3) 和

哈民组及男女年龄段死亡率对比柱状图 ( 图 1、图 2 ) 。为便于比较，暂把婴儿期、幼儿期和少

年期统一合并为未成年期。图 1 显示，该遗址古代居民死亡年龄的高峰期出现在未成年期、壮年

期和中年期三个阶段。图 2 显示青年期女性死亡率明显高于男性; 壮年期男性死亡率明显高于女

性; 中年期男性与女性死亡率持平。
哈民组未成年期个体死亡率 24． 0%。其中，无婴儿期个体存在。一般来说，地下出土古人

骨中所含婴儿人数如果偏低，多半是与古代社会埋葬习俗以及墓地埋藏学条件等因素有关。例

如，新生儿、婴儿死后不入墓地的习俗; 潮湿、酸性土壤中由于新生儿、婴儿的骨骼钙化程度

低、纤细脆弱而无法保存等。哈民忙哈人群的死因并非正常死亡，所以恐怕不存在埋葬习俗的影

响，可能性更大的或许还是与埋藏环境有关。幼儿期和少年期个体死亡率分别为 12． 5% 和

11． 5%，是灾难来临时的主要受难群体。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是否由于未成年个体自身免疫力

不完善，健康状况也更容易受到周围环境 ( 如瘟疫) 的影响，所以才导致该群体高发的死亡率

现象。哈民组青年期个体死亡率只有 10． 4%，该死亡率与 Margerison 对黑死病墓地 royal mint 人

口寿命的研究相一致 ( 11． 42% ) 。Margerison 认为该年龄段群体具有独立性和易变性，因此，最

可能逃离黑死病的感染。［5］哈民忙哈遗址无老年个体存在，说明该人群的平均寿命水平较低。这

种情况在我国史前时代居民群体中屡见不鲜。在缺乏有效的医疗条件的情况下，一般个体随着年

龄的增长，患病的风险也会加大，而食物的短缺、劳动强度过大以及生活条件的艰辛，均会严重

危及到人们的生存，使得史前居民们很难存活到 55 岁以上的老年阶段。无老年期死亡的个体反

映出哈民忙哈遗址当时社会的一种相对较低的医疗健康状况和恶劣的生存环境。

表 3 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人骨死亡年龄分布统计 ( 单位: 例)

年龄分期 男性 % 女性 % 性别不明 % 合计 %
婴儿期 ( X －2 岁)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幼儿期 ( 3 － 6 岁) 0 0． 0 0 0． 0 12 18． 5 12 12． 5
少年期 ( 7 － 14 岁) 0 0． 0 0 0． 0 11 16． 9 11 11． 5
青年期 ( 15 － 23 岁) 0 0． 0 4 23． 5 6 9． 2 10 10． 4
壮年期 ( 24 － 35 岁) 9 64． 3 7 41． 2 18 27． 7 34 35． 4
中年期 ( 36 － 55 岁) 5 35． 7 6 35． 3 18 27． 7 29 30． 2
老年期 ( ＞ 55 岁)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4 100 17 100 65 100 96 100

图 1 哈民组各年龄段死亡率对比图 图 2 哈民组男女两性各年龄段死亡率对比图

·92·

朱 泓等 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人骨的古人口学研究———史前灾难成因的法医人类学证据



三、F40 与其他房址人骨死亡年龄的比较

考虑到 F40 内人骨堆积在分布特点和密度上都与其他房址人骨堆积有明显的差异，为进一步

了解 F40 与其他房址的人骨年龄构成情况，暂将其他出土人骨的房址定名为 Fn。Fn = F32 + F37
+ F44 + F45 + F46 + F47 + F48，共计 40 例年龄明确个体，F40 共计 56 例年龄明确个体。Fn 与

F40 人骨各年龄段死亡率见图 3。
Fn 与 F40 人骨在各年龄段死亡率均有所不同，青年期、壮年期和中年期均表现出差异。F40

青年期和壮年期死亡率要高于 Fn，而中年期 Fn 死亡率高于 F40。两组在未成年期死亡率接近，

分别为 21． 4%和 27． 5%。比较两组的死亡年龄分布特点后，得知 F40 与其他房址人骨在各年龄

段死亡率分布上是存在区别的。通过 SPSS 19． 0 对两组数据进行统计性描述 ( 见表 4) ，Fn 平均

死亡年龄为 27． 7 岁，F40 平均死亡年龄为 26． 2 岁。F40 组死亡年龄均值的标准差小于 Fn，即

11． 9 ＜ 14． 3。标准差的比较结果显示 F40 古代居民死亡年龄分布相对 Fn 更为集中。
另外，作者通过四分位数、四分位差和箱点图，分析两组在中间 50% 数据的分布情况。通

过 SPSS 19． 0 求得两组数据的四分位数及四分位差。四分位数是按大小排列的数组中出于 1 /4 和

3 /4 位置上的两个数据，分别称为上下四分位数，用 Q25 和 Q75 表示。( Q75—Q25) 是四分位数

的差，又称四分位差，数组中有 50%的数据落在这个区间中。［6］Fn 的 Q25 为 10． 5，Q75 为37． 5，

四分位差为 10． 5 到 37． 5 之间的数组; F40 的 Q25 为 19． 5，Q75 为 35，四分位差为 19． 5 到 35 之

间的数组。即，Fn 有一半的个体死亡年龄分布在 10． 5—37． 5 岁之间，F40 一半的个体死亡年龄

分布在 19． 5—35 岁之间。考虑到四分位差只能反映样本的分布特点，本文对两组的四分位差的

数组求其标准差后，发现 Fn 四分位差中的数据标准差远大于 F40 ( 6． 95 ＞ 4． 27) ，显示 Fn 数据

组在中间的 50%个体死亡年龄的离散程度高于 F40，即 F40 个体的死亡年龄分布相对于 Fn 更为

集中。根据上述分析结果，用 Excel 做出两组数据的箱点图 ( Box-and-dot plot) ，见图 4。箱点图

是以两个四分位数为界做一个箱体，箱体的高度就是四分位差，50% 的数据落在箱体的区间中，

在代表中数数值的位置处画一水平线段，表示中数的分布情况。［7］利用四分位数和箱点图，可以

清楚地分析两个对比组个体在死亡年龄上的分布情况。
综上，哈民忙哈遗址不同房址的人骨年龄结构上还是存在差异的: F40 房址人骨平均死亡年

龄低于其他房址; 在各个年龄段的死亡率也存在着区别; 标准差和四分位图显示 F40 个体的年龄

分布上较其他房址更为集中。而这种个体生物属性信息区别，与每座房址人骨堆积的形成是否有

直接的关联，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 3 Fn 与 F40 各年龄段死亡率对比 图 4 F40 与 Fn 死亡年龄箱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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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F40 与 Fn 死亡年龄描述性统计分析

房址 例数 极小值( 岁) 极大值( 岁) 均值( 岁) 标准差

Fn 40 4． 0 45． 0 27． 7 14． 3

F40 56 4． 5 45． 0 26． 2 11． 9

四、与史前灾难遗址的人口学特征比较

研究发现，不同因素导致的人群大规模死亡所表现出的年龄构成情况存在着差异。战争灾害

伤亡对象更可能是年轻男性，且在骨骼上的骨折和创伤出现率很高，因此可通过对骨骼的观察而

发觉; ［4］饥荒更可能先影响人群的最脆弱的成员 ( 非常年轻或者非常老) ，Grayson 对 “当纳聚

会”事件中个体的死亡年龄统计后发现，最年轻的和最老的成员死于饥饿与受凉的几率最高; ［8］

急性传染性疾病根据具体疾病的类别和发病率的不同，在年龄分布上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总

体而言，急性传染性疾病的易感人群仍集中在免疫系统不完善的未成年阶段。
在中国已发掘的史前遗址中，研究信息比较明确的灾难性遗址当以喇家遗址［9］和庙子沟遗

址［10］为代表。关于遗址废弃的原因，学者们已基本达成共识。夏正楷等认为喇家遗址的废弃与

黄河的异常洪水事件直接相关［11］，魏坚［12］和刘建业［13］认为庙子沟遗址的废弃是由瘟疫导致。我

们通过统计上述两个遗址已发表人骨的死亡年龄信息 ( 喇家遗址 16 例个体，庙子沟遗址 20 例个

体) ，与哈民遗址的人骨年龄结构进行比对，以期找到彼此间的共性关系。

图 5 哈民组、庙子沟组和喇家组死亡年龄分布对比雷达图

用 SPSS 19． 0 对 3 组变量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并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作雷达图 ( 图 5 ) 。
图 5 显示，哈民组平均死亡年龄为 26． 8 岁，略高于庙子沟组 22 岁，但二者明显高于喇家组

( 16． 1 岁) 。各年龄段死亡率比较中，喇家组在婴儿期、幼儿期和少年期死亡率上均明显高于哈

民组与庙子沟组; 青年期庙子沟组死亡率最高，为 30% ; 壮年期哈民组和庙子沟组死亡率较为

接近，分别为 35． 4%与 30． 0% ; 中年期哈民组死亡率明显高于庙子沟和喇家组，老年期 3 组死

亡率均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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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家遗址人口结构最主要特点是未成年个体死亡率达到 62． 5%，成年个体比未成年个体在

洪水灾难面前更具备逃生能力，应该是造成喇家遗址特殊的人口年龄结构的主要原因。比对结果

显示，哈民组与庙子沟组在平均死亡年龄与各年龄段死亡率相对于喇家组表现出更多的一致性，

尤其是在未成年个体和壮年个体的死亡率上，二者非常接近。魏坚、刘建业认为庙子沟遗址的废

弃，是瘟疫的爆发导致群体的持续性死亡［12 － 13］，因此古代居民有时间作出反应，未成年群体作

为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储备和担负未来族系繁衍的重任，很可能会受到其他群体成员的优先照顾。
这也是庙子沟遗址未成年死亡率低于喇家遗址的主要原因。由于瘟疫 ( 急性传染性疾病) 的致

命性和短时性特征，一般很难在骨骼上找到疾病遗留下的痕迹，只能根据已获取的考古学信息和

人骨反映出的生物属性，对其进行归纳和排除。通过对比 3 组的年龄结构特征后，我们认为哈民

组与庙子沟组群体在死亡年龄结构上的相似性很可能是相同废弃原因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而为探

讨遗址的废弃原因提供了法医人类学方面的线索。

五、对房址人骨堆积形成的认识

通常，遗址中人骨堆积出自于墓葬，墓葬可以保护遗骸不被食肉类动物破坏，也是古人尊重

死者的体现。在灰坑、窖穴和房址等遗迹单位中出土的遗骸，多为古人因特殊原因无法对死者进

行常规埋葬而选择就近或就地安葬，或者个体死后没有人为的介入而与死亡现场共同保存在地层

堆积中。哈民忙哈遗址半地穴式的房址 ( F40) 为古人仓促处理尸体提供了理想的场所。把尸体

集中堆放在房址中，首先，可以达到对死者遗骸的保护; 其次，相对封闭的房子可以有效地控制

尸体腐烂后细菌和微生物的传播。所以，F40 人骨堆积的形成可以这样解释: 某种灾难导致该群

体大批人群在短时间内相继死亡，由于死亡人数巨大，古代居民无法对其正常埋葬，只能选择一

间房子进行集中堆放，而随着灾难的扩大，死亡人数越来越多，后期被扔进的个体一定是叠压在

早期个体之上，导致人骨叠压数层，尤其是靠近门道处人骨堆积叠压厚度明显高于其他位置

( 见图 6) 。

图 6 F40 房址人骨堆积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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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 F37、F44、F46 和 F47 内发掘出大量的玉器遗存与人骨堆积共生现象。
玉器作为古代人群身份和地位的象征［14］，对古代居民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就玉器与人骨堆

积的位置上看，玉器应为人随身佩戴之物 ( 大多分布在腰腹部、颈部) 。相反，F40 的 97 例人骨

中却未发现玉器遗存。玉器的缺失，有两种推测: 一是 F40 内的古代居民没有佩戴玉器，也证明

F40 与其他房址内的古代居民可能存在身份上的差别; 二是这些个体原本佩戴有玉器，尸体因经

过人为移动，玉器被他人取走。结合到 F40 狭窄的房址空间中，大量的人骨上下叠压在一起，我

们认为，F40 人骨堆积的形成是被人为逐次拖入房内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由于尸体被人为移动

过，也解释了 F40 内人骨堆积不见玉器出土的现象 ( 符合第二种推测) 。其他房址根据人骨死亡

姿态和身上佩戴玉器的特点，我们认为这些个体是直接死在房内，且死后遗骸也没有被人为

处理。
上文是根据比较各房址中死亡人口的年龄结构特征，我们提出的一些初步的看法。关于 F40

与其他房址中古代居民的遗传学结构是否存在差异性，尚有待通过古 DNA 研究，即 mtDNA 与 Y
染色体的研究进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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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eodemography Ｒesearch of Human Bones in the House Site of Hamin Mangha Site: Evidence of Forensic
Anthropology on the Cause of Prehistoric Disaster

ZHU Hong，ZHOU Ya-wei，ZHANG Quan-chao，JI Ping ( 26)

Abstract: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human bones age-at-death of Hamin Mangha Site suggesting the group’s profile
of age structure: the average age of death of human bones in the site was 26. 8 years old． The average age of death for
males was 34. 3 years old and 30. 6 for females． Mortality peaked clusters in juvenile，young adults and middle adults．
There were no elder adults． The average age at death of residents in F40 was close to the average age at death of resi-
dents in other sites ( 26. 2 ＜ n ＜ 27. 7) ．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mortality of all ages． Compared to other sites，dis-
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individuals’age at death of F40 appeared more concentrated． The comparison of Hamin group
with Lajia group and Miaozigou group shows that Hamin group and Miaozigou group have more similar age profile． Hu-
man bones accumulation in F40 is formed because ancient human put remains into the house successively and stacked
centrally． In view of posture of human bones and evidences of wearing jade around in other sites，we can infer that hu-
man bones accumulation may be the original scenes of individual death．

Keywords: Hamin Mangha Site; disaster; paleodemography; forensic anthropology

Ｒeflect the People-Based Thought from the“Analogy”of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Monarch and People
YAN De-ru ( 34)

Abstract: Understanding and hand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arch and people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can be expressed as“analogy”vividly，such as the theory that the sovereign is the vessel while the people are water，the
theory that the sovereign is the source while the people are the tributaries，the theory that the sovereign is the head while
the people are the limbs，the theory that the sovereign is mind while the people are the body，the theory that the sover-
eign is the mountain while the people are the land，the theory that the sovereign is the parent while the people are the
children，the theory of herding people，and so on． These theories highlight that during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mpire state，people are so important that“people”is regarded as“foundation”． The reason is that people
could be dedicated to“agriculture”，that is to say，agriculture and people are the elements of a country． If we view this
issue from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monarch in the whole country or government，“People-oriented”will become the
instrumental means of“Monarch-oriented”，and the importance of people will be submerged in their humble tutus． How-
ever，people also have an enormous influence on the fate of the country． Accordingly，it causes the contradictory mental-
ity of monarch-love and fear． Thus it can be seen，there ar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people-based
thought and the thought of“human-oriented”．

Keywo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arch and people; people-oriented; people-based thought

Ｒeconsideration on HULV Guang’s Death in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HUANG Shou-cheng ( 41)

Abstract: The death of HULV Guang is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Northern Qi dynasty．
Most previous literatures argued that the death of HULV Guang is due to calumnies from Zuting，Mutipo，and others，as
well as rumors spread by Wei Xiaokuan． However，this argument largely ignored other factors from HULV Guang him-
self and his family． Firstly，HULV Guang had close affinal relations with the Gao Qi royal family，especially being the
father of the queen，making his family imperial relatives of the emperor． Secondly，his immaturity in politics，for exam-
ple，setting too many enemies against him and handling political issues improperly，which also attributed to his death．
Consequently，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of HULV Guang’s death is that he did not handle the affinal
relations with the Gao Qi royal family appropriately and made his family an extremely powerful and imperial one． As a
result，the emperor felt threatened and insecure from HULV Guang’s family，which eventually led to his tragic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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